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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至九卷序

现在一起出版的这四卷李嘉图通信集,使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

集》第一卷序言中答应早日出版的九卷都出齐了。按比例来说,它

们比以前的任何一卷都包含更多的新材料:在收入本书的555封

信中,317封迄未发表过。构成这本通信集的各系列信件和有关

的人物,本卷卷首的介绍中都做了说明。主要对未发表过的材料

感兴趣的读者,可以直接查阅每卷的目录或通信者索引,凡是新信

都以星号标明。栙

编者感谢已故的凯恩斯勋爵,他曾积极地参加寻觅信件,并在

早期阶段审阅了这几卷的清样;感谢雅各布·瓦伊纳教授和 F.

A.海克教授,他们也看过清样,并提出宝贵的意见;还感谢已故的

詹姆斯·博纳博士和已故的J.H.霍兰德教授,他们惠允利用他们

编辑的李嘉图书信集各种版本中的引言和注释。

编者还要感谢弗兰克·李嘉图先生、C.K.穆勒先生、已故的

F.E.凯尔恩斯先生和罗伯特·马尔萨斯先生,他们作为信件的主

要收藏者,都慷慨地将信件交给编者处理;感谢约翰·默里爵士、

栙 中译本里未加星号,因为全部信件,除了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信在北京大学经

济系编译的《马尔萨斯反动言论选辑》(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)中有过节译以外,都是

第一次译成中文。———译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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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曼夫人、埃德加·拉乌尔—杜瓦尔先生、哈里特·J.巴特勒夫人

和已故的 H.E.巴特勒教授、尊贵的尤斯塔斯·希尔斯夫人、查恩

伍德夫人和 O.E.达维多尔·戈德斯米德中校,他们欣然提供他

们拥有的成束的或单封的信件;感谢英国博物馆的保管员,伦敦大

学学院、国立苏格兰图书馆、里丁大学奥弗斯通图书馆、伦敦大学

戈德史密斯图书馆、哥伦比亚大学塞利格曼图书馆、哈佛大学贝克

图书馆、佩西亚公共图书馆、日内瓦公共及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,

以及莫斯科历史博物馆,他们惠允利用他们保管的信件;还要感谢

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代表、美国经济学会和约翰斯·霍普金斯出版

社,他们惠允重印他们以前出版过的信件。

在帮助寻找信件的人当中,编者特别感谢阿瑟·H.科尔教

授、海克教授,马格斯兄弟公司、E.德纳莱许先生、乔治·奥布赖

恩教授和 G.W.津克先生。最后,编者必须感谢不计其数的其他

人,编者在寻找李嘉图信件时曾向他们探询,虽然未获结果,他们

却都曾为他费心。

彼·斯拉法

1952年2月

于剑桥三一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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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信集介绍

栺.李嘉图通信集。栻.主要通信者:詹姆斯·穆勒、马尔萨

斯、麦克库洛赫、特罗尔、萨伊。栿.其他通信者:边沁、玛丽亚·埃

奇沃思、格伦费尔、格罗特、霍纳、默里、普莱斯、夏普、辛克莱、图

克、韦克菲尔德。桇.本版中的书信。

栺.李嘉图通信集

李嘉图有关经济学的通信从1810年他38岁时开始,并终其

作为政治经济学家而进行写作的一生。李嘉图有四个主要通信

者———詹姆斯·穆勒、马尔萨斯、麦克库洛赫和特罗尔,多年来他

同他们经常通信;而同时他和让·巴蒂斯特·萨伊的通信则不那

样频繁。非常幸运,这五系列通信中每一系列的双方信件,传到我

们手里都大体上是完整的。栙

与穆勒的通信特别令人感兴趣,因为它完全是新的,而且生动

地说明了李嘉图学习写作的情形和他思想的发展过程。可是,与

马尔萨斯的通信在经济学上更为重要。虽然李嘉图这方面的书信

栙 从现存信件的内容可以推断,散佚的信件不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。———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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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已为人所知,现在却补全了。这套通信具有持续讨论的特点,两

种对立的观点经常冲突;关于这些书信,凯恩斯写道:“这种友谊,

由于它引起了政治经济学整个发展中最重要的学术性通信,而载

入史册。暠栙麦克库洛赫的信涉及的年代较短,它们反映出一种几

乎是弟子与老师的关系,在这些信里,意见分歧只偶尔在某些点上

发生;由于这些信大多数是在他们相识之前写的,因而内容着重在

经济事务的探讨。最后,与特罗尔的通信显示出试图向一个比较

外行的人解释李嘉图所从事的经济学讨论,特别饶有兴趣。所有

这些书信,以及李嘉图与别人主要为讨论经济或政治问题而来往

的书信,都在这几卷中全文刊出。

同以前出版的通信集相反,与各个通信者来往的书信都统一

按编年的顺序编排。这样,读者犹如置身于李嘉图在盖特科姆庄

园的书桌旁,按李嘉图写或收到这些书信的顺序来阅读它们。另

一方面,希望阅读某一系列书信的读者,可以借助于每一卷后所附

的通信者索引来这样做。

书暋暋信

年份
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

穆勒 马尔萨斯 特罗尔 麦克库洛赫 萨伊 其他通信者 全部通信者

1810 1 3 3 1

1811 2 3 7 10 4 2 13 15

1812 3 2 1 4 2

1813 6 1 7

4暋通信集(1810年—1815年)

栙 “罗伯特·马尔萨斯暠,载《评传集》,1933年版,第137页。———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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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年份
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 致 从

穆勒 马尔萨斯 特罗尔 麦克库洛赫 萨伊 其他通信者 全部通信者

1814 4 8 7 1 1 1 2 3 12 15
1815 5 5 19 23 2 4 2 2 1 14 29 48
1816 7 7 10 7 3 6 2 1 2 2 24 23
1817 6 4 14 5 7 7 1 2 2 2 30 20
1818 10 7 4 4 6 5 2 5 5 5 27 26
1819 5 7 2 2 7 5 6 5 1 7 5 27 25
1820 6 6 5 6 7 6 10 7 1 2 3 3 32 30
1821 7 4 7 6 7 6 8 7 1 1 4 5 34 29
1822 5 1 7 1 7 6 1 2 6 3 27 12
1823 5 1 6 3 6 4 6 4 4 1 27 13

总计
5849 92 75 54 45 41 35 7 10 44 45 296 259
暋107
汃

暋 暋167
汃

暋 暋99
汃

暋 暋76
汃

暋 暋17
汃

暋 暋89
汃

暋 暋555
汃

暋

从上表可以一眼看出信件在主要通信者之间的分配和各个时

期通信的次数。从表中可以注意到,在四个主要系列的每一系列

中,李嘉图写的信都比写给他的信多。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

样来解释,即李嘉图不及他的通信者善于保存信件。但是,也可能

因为他写信比较积极。例如,通信中断以后,差不多总是李嘉图先

把它恢复起来(特别是与穆勒的通信)。

在将各个通信者略加说明以后,这篇介绍还要在篇末更详细

地说明这些信件的编排和注释。

栻.主要通信者

詹姆斯·穆勒(1773—1836)。詹姆斯·穆勒早期著的小册子《商

5通信集介绍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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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辩护论》于1808年出版,使李嘉图和穆勒第一次联系在一起。

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写道:“这是他第一部获得声誉的著作,而

他更珍视它是因为这使他第一次与大卫·李嘉图交友,这是他一

生中最珍贵、最亲密的友谊。暠栙可是李嘉图告诉我们,他们的亲近

是由于李嘉图参加了1810年关于金银条块的论战;栚我们发现,

他们在1810年底开始通信时,已很亲密。穆勒俨然以教育者自

居,而李嘉图则时常感激穆勒敦促和鼓励他写作。

1802年穆勒从苏格兰来到伦敦,住在纽因顿格林,后于1814

年移居威斯敏斯特的皇后广场(在那里他租了边沁的一所房子)。

在伦敦,他们经常见面,有一个时期“几乎每天暠一起在公园里散

步,栛所以那时极少写信。可是在1814年以后,李嘉图和穆勒每

年都有半年(从7月到1月)不在伦敦;李嘉图去盖特科姆庄园,而

穆勒及其家属则是边沁在德文郡的福德修道院(在萨默塞特的边

境上,靠近查德)的客人。因此,他们的通信具有高度的季节性,几

乎完全局限于每年的那一时期。

穆勒从事他的《英属印度史》写作,并以投稿为生,直到1817

年为止。他的朋友们都急于为他找一个可以使他有稳定收入和独

立生活的正规职位。有一个时期大家想让他当筹划中的“实用知

6暋通信集(1810年—1815年)

栙

栚

栛

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:《政治经济学原理》,第3编,第14章,第4节;阿什利

版,1909年,第563页。———编者

1818年1月26日致特罗尔函,见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七卷,第

246页。———编者

1818年5月25日致马尔萨斯函,见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八卷,

第263页。———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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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学校暠的校长,可是这个学校从未建立起来。栙 1819年,由于他

的《英属印度史》问世和李嘉图以及其他朋友的帮助,他在东印度

公司得到文牍助理审查员的职位。栚 从那时起他忙于公务,同李

嘉图见面往往局限于星期日。栛 在夏季的假期里,他起先去马洛,

从1822年起,去多尔金。有几次他到盖特科姆访问了李嘉图;

1814年10月,他写道,和“我的全部家室之累,包括一个妻子、五

个小家伙和一名女仆暠栜到那里去;1818年8月他独自在那里住了

十天;栞1820年8月和9月“住了三个多星期暠;栟他盼望去盖特科

姆度过1823年9月(李嘉图逝世的那个月)的下半月。栠

李嘉图与穆勒通信中的许多讨论,是他们阅读彼此的手稿而

引起的。我们发现,李嘉图向穆勒报告他的工作和阅读情形,穆勒

则对他的写作提出意见,对他的阅读提出建议。从约翰·斯图亚

特·穆勒《自传》中的描述中,大家熟知詹姆斯·穆勒性格较为严

峻的一面,这些信却显示出他的另一面———较为和蔼的一面。

在这些信里,有几处流露出李嘉图对穆勒的长子约翰·斯图

亚特·穆勒的友好关注。例如,当他15岁时,李嘉图邀请他在

7通信集介绍暋

栙

栚

栛

栜

栞

栟

栠

见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七卷,第182页注1。———编者

关于穆勒职位的详细情形,见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八卷,第40页

注。———编者

见1820年3月13日致特罗尔函,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八卷,第

162页。———编者

见本书第173页。后来又生了四个孩子;一共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。———编者

见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七卷,第285、292、293页注。———编者

见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八卷,第231页,并参阅第241页注。———编者

见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九卷,第329、333页。———编者

xvii



1821年夏季独自到盖特科姆去住。栙 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《自

传》中述及他和李嘉图关系的段落里证实了这些:“常在父亲的书

房里,我认识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大卫·李嘉图,他面容慈祥,态度

和蔼,使青年人非常愿意接近他。在我成为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

生以后,他请我到他家去,陪他一起散步,以便谈论这门学科。暠栚

可是他们之间没有书信往来,栛虽然1823年9月5日李嘉图给詹

姆斯·穆勒的最后一封信可以看作实际上是给约翰的,因为这封

信完全讨论他所写的关于价值尺度的一篇论文。

詹姆斯·穆勒致李嘉图的信都在“李嘉图文稿暠中。栜 詹姆

斯·穆勒把他收到的李嘉图的来信都仔细地装订起来,并加上提

要。这些信和李嘉图逝世时送交给他的文稿(其中有一些未发表

的手稿和不久以前李嘉图收到的两封马尔萨斯的信及一封麦克库

洛赫的信)构成了我们所说的“穆勒—李嘉图文稿暠。栞 这些都由

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继承,他(在他生前抑或死后不详)再传给他

8暋通信集(1810年—1815年)

栙

栚

栛

栜

栞

见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九卷,第44、104页,并参阅第48、115
页。———编者

《自传》,1873年版,第54页。———编者

原来认为是“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少年时候写的一张便条暠,写给李嘉图的

(J.H.霍兰德编:《李嘉图短篇论文集》,1932年版,第229页),后来发现是詹姆斯·穆

勒写的一封信的附言(见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九卷,第 331页注 3)。

———编者

其中的两封(第413、539号信)发现较早,刊印在J.H.霍兰德编《李嘉图短篇

论文集》中,巴尔的摩,约翰斯·霍普金斯出版社,1932年版。———编者

第370号信例外,它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边沁手稿中。———编者



的朋友———经济学家约翰·埃利奥特·凯尔恩斯;栙1943年C.K.

穆勒先生在凯尔恩斯家族的财物中发现了它们,提供本版使用

(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第一卷的总序中已谈过)。

可是,在致穆勒的这些书信被发现时,这部通信集的其余部分

都已加上注释和编排成页。新发现的书信按照编年的顺序插入适

当位置,并尽可能少打乱已完成的工作;特别是避免将注释从旧信

转入新信,除非是必须这样做的。结果李嘉图致穆勒的信不及其

余的信注得详尽;例如,1822年在国外写的第506—509号信,就

没有给李嘉图遇到的人加上传记性的注释,因为注释已经加在《大

陆游记》(收入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第十卷)中这些人重新出现

的地方。

托马斯·罗伯特·马尔萨斯(1766—1834)。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

间的通信开始于1811年6月,那时他们初次见面后立即各自开始

给对方写信。可是马尔萨斯的信在李嘉图发出自己的信之前就已

送达,因而李嘉图不得不改写自己的信。马尔萨斯的信和李嘉图

信的初稿,都以极其相似的字句开始,马尔萨斯写道,“我们基本上
踿踿踿

在问题的同一边暠,李嘉图写道,“对于那些原理,我们的意见是如

此接近暠,他们都以同样的字句说,他们应当以“私人的友好讨论暠

9通信集介绍暋

栙 李嘉图赠给詹姆斯·穆勒的一本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第一版(1817)的命

运也是这样,现存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。书上题着“著者赠暠(不是李嘉图的笔迹),还

有考特尼勋爵在封里写的下列说明:“这本书由著者赠给詹姆斯·穆勒,他传给约翰·

斯图亚特·穆勒,而他又给了约翰·埃利奥特·凯尔恩斯,在后者去世时,我遵照他的

临终遗嘱,从他的书中挑选了这一本。1875年7月。伦纳德·考特尼。暠———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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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求消除他们之间的几点分歧。栙

他们初次见面是由于马尔萨斯的提议,也许是通过他们共同

的朋友理查德·夏普居中介绍,在这些早期的信件里常提到他是

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见面的早餐席上的参加者。

他们初次见面时,李嘉图在出版物上还只是初露头角,而马尔

萨斯已是众所周知的《人口论》的著者,该书初版于1798年,那时

已是第四版。马尔萨斯曾在剑桥的耶稣学院受教育,1793年在该

院继任大学评议员职位。威廉·弗伦德曾任他的学院导师,那年

成为剑桥大学里一次风潮的中心人物,因雅各宾主义和不尊敬宗

教而受攻击。栚 后来马尔萨斯担任了宗教职务,并于1798年在他

的故乡萨里郡的阿尔伯里任副牧师。从1806年起,并在他与李嘉

图通信的整个时期里,他是设在赫特福德郡海利伯里的东印度学

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,那是训练为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士官

生的寄宿学校。学院以学生不服管教闻名,信中常提到这种事情。

教授们和他们的家属都住在校内,马尔萨斯住在学院钟楼下面的

房子里。栛

李嘉图常在周末访问海利伯里,住在马尔萨斯那里,马尔萨斯

也时常访问伦敦,在伦敦,他一定同李嘉图见面,有时住在他家里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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栙

栚

栛

见本书第63、65页注栙。讨论的是金银条块问题,在这个问题上,他们有一番

马尔萨斯在第一封信中所说的“出版物上的论战暠。关于那个阶段,见英文版《李嘉图

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三卷,第10—12页。———编者

在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第十卷里,作为李嘉图的早期相识,弗伦德还

要被提到。———编者

F.C.丹弗斯等:《老海利伯里学院回忆录》,威斯敏斯特,1894年版,第199
页。———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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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初是在麦尔安德,后来在上布鲁克街。后来,马尔萨斯和他妻子

的亲戚埃克索尔一家定期地在巴斯度假期,有几次中途在格洛斯

特郡的盖特科姆庄园访问了李嘉图。

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书信与其他几系列书信相比,受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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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事件的影响较少,更接近于系统的讨论,可是这些信涉及他们意

见不一致的整个范围,以致不能把它们按问题分类。然而在某些

时期,某一个主题成为主要的讨论。因而在1811—1812年这个较

早的时期,通信专门讨论通货和外汇;1815年春季密集的书信是

关于地租、利润和谷物价格;1820年和1821年初夏的书信是关于

经济停滞的原因和普遍过剩的可能性;1823年的最后一组书信,

则是关于重新挑起的有关价值尺度的论战。

虽然马尔萨斯有一子两女,但他们都没有孩子;所以李嘉图的

信传给了马尔萨斯的哥哥西德纳姆的后代。栙 他的孙子西德纳

姆·马尔萨斯上校将它们交给博纳博士,以便他出初版。马尔萨

斯上校的儿子罗伯特·马尔萨斯先生(原来在萨里的阿尔伯里)将

手稿供本版使用。

马尔萨斯在海利伯里的多年同事、法律教授威廉·恩普森知

道李嘉图的信,并在《爱丁堡评论》1837年1月号上他写的马尔萨

斯传记中摘引了许多段,这些信以《1810—1823年大卫·李嘉图

致托马斯·罗伯特·马尔萨斯书信集》为题出版(詹姆斯·博纳

编,牛津,克拉伦登出版社,1887年版)。栚

另一方面,马尔萨斯的信长期没有被发现。博纳博士在他的

序言中说,他请李嘉图家族的代表“去寻觅相应的马尔萨斯的信,

但未成功暠。这些信终于和“李嘉图文稿暠一起出现了,弗兰克·李

21 暋通信集(1810年—1815年)

栙

栚

另一方面,他的藏书(在传给他的儿子亨利·马尔萨斯牧师之后)传给了他的

姊妹布雷夫人的后代,1949年由 R.A.布雷先生赠给剑桥的耶稣学院。———编者

李嘉图写的第454号信直到最近才出现,由瓦伊纳教授于1933年发表。第

12、14号信以前未发表过。———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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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图先生将“李嘉图文稿暠供本版使用。栙

博纳的版本在确定信件的日期上有许多错误;这就搅乱了李

嘉图思想发展的线索,成为深入研究这一发展的障碍。第一个例

子是,归入1810年的信,原是属于1813年的。栚 结果,这不但使

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的友谊开始的日期提前了,而且使李嘉图

和润理论的形成提前了三年(这一理论是在那些信中初具轮廓

的),并将直到1813年止李嘉图所关心的几乎完全是货币问题这

一事实掩盖起来。栛 1817年3月5日李嘉图致马尔萨斯的信误定

了日期,问题同样严重,在那个版本里定为1816年。栜 由于这封

信提到李嘉图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的最后一章准备付印,这

一错误使这部著作似乎在事实上刚开始写的阶段就已经完成了,

从而难以确定该书写作的各个阶段。另有两个次要的错误:1815

年5月8日的信在那个版本里误定为1815年10月,1817年4月

3日的信误定为1817年6月3日。栞

关于个人私事的许多简短段落,在博纳的版本里都删去了;本

版中恢复了这些段落,而未特别加以说明。

31通信集介绍暋

栙

栚

栛

栜

栞

马尔萨斯的第62号信由福克斯韦尔教授发表在1907年的《经济学杂志》上,

第540号信收在《致麦克库洛赫书信集》(1895年版)中。———编者

无疑,这是因为在那些信里李嘉图的“3暠字写得像一个不完整的“0暠字。这些

是第39、40、41、42、43号信。在形式上相似的是第76号信的日期误定为1815年2月

10日(原为13日),但这并不重要。———编者

参阅英文版《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》,第四卷,第3页。———编者

第206号信。这是由于原稿中的笔误。———编者

第96、213号信。———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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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翰·拉姆齐·麦克库洛赫(1789—1864)。1816年麦克库洛赫

自爱丁堡连续寄给李嘉图两本论国债的小册子,他们的联系就从

那时开始。但是他们真正开始通信,是麦克库洛赫在《爱丁堡评

论》1818年6月号上评论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的时候。这篇

评论为李嘉图传播名声和普及他的学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,在这

篇评论里,他显示出自己是李嘉图理论最彻底的皈依者和弟子,他

成为李嘉图学说的主要捍卫者,反击对该学说的各种批评。在以

后的五年内他们经常通信;但直到1823年才见面,那年五、六月间

麦克库洛赫到伦敦访问六周,在那几周里,他们进行了多次讨论。

当时麦克库洛赫的主要职务是《苏格兰人报》的职员。该报是

一些革新派为反对苏格兰托利党人的统治而于1817年创办的周

刊(1823年改为双周刊)。麦克库洛赫起初是投稿者,后来当了一

段时期编辑。报上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他写的,他常在报上刊登主

要文章或占满整个第一版的“大块文章暠。正如《爱丁堡评论》所

说:“苏格兰只以一种独特的报纸———《苏格兰人报》而自豪,而这

种报纸只以一个主题———政治经济学而自豪。这位编辑或许可以

说是政治经济学之王。暠栙1819年年末,李嘉图成为常年订阅者,此

后对这些文章的评论是他们通信中时常讨论的主题。

李嘉图死后,麦克库洛赫被公认为李嘉图传统的主要代表者。

1823年年末,李嘉图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,在伦敦举办政

治经济学讲座来纪念他;1824年麦克库洛赫被推选为讲师。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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栙 “期刊暠,载《爱丁堡评论》1823年5月号,第369页。这篇文章(在这几卷的注

释里常引用它)被认为是威廉·黑兹利特写的。———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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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李嘉图最著名传记的著者;1846年成为《李嘉图著作集》的编者。

麦克库洛赫在他的《政治经济学文集》1845年版中(第177—

178页),并在他编的《李嘉图著作集》1846年版前面所加的“李嘉

图生平暠中(第桗桗桋栺页),引用了李嘉图信中的某些段落;重印在

麦克库洛赫《论文集》(1859年第2版,第559页和第562页)里的

“李嘉图生平暠中,又加引了几段;后来休·里德在麦克库洛赫编的

《商业辞典》1869年版中他写的麦克库洛赫小传里也引用了几段。

麦克库洛赫死后,这些信传给了他的遗嘱执行人,其中最后一

人,他的传记作者和女婿里德,在1894年将它们赠给了英国博物

馆,由博物馆编为 Add.MSS.34,545号。这些信以《1816—1823

年大卫·李嘉图致约翰·拉姆齐·麦克库洛赫书信集》为题发表,

J.H.霍兰德编,载《美国经济学会会刊》,第10卷,第5—6期,

1895年9月和11月号。

麦克库洛赫致李嘉图的信在“李嘉图文稿暠中被发现。栙 可是

麦克库洛赫的某些信(35封中的17封)在弗兰克·李嘉图先生较

早(1919年)发现的一束信中,它们以《1818—1823年约翰·拉姆

齐·麦克库洛赫致大卫·李嘉图书信集》为题发表,作为“经济学

短篇论文集重印本丛书暠中的一个小册子(J.H.霍兰德编,巴尔的

摩,约翰斯·霍普金斯出版社,1931年版)。其余的信是在1930

年发现的,在这里第一次发表。

哈奇斯·特罗尔(1777—1833)。与李嘉图的其他主要通信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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栙 第541号信例外,它是和“穆勒—李嘉图文稿暠一起被发现的。———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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